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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烧牛肉”是刘辛夷与空白空间既两年前“探员 L”之后的第二个个展，

展出了他 新的四件作品。 乍看下来，这次展览的几件作品基本上延续了探员

L之前的思路，即在既已密不透风的政治视觉程式上凿开缺口，将采样置于一个

轻盈而看似无害的新语境中，重新设计运算法则。既各国国旗、标语、领袖像之

后，刘辛夷选择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与之前截取编

排各国国旗上的五星的作品《一网打尽》(2012)、拿领袖的

胡子或头发大做幽默小品文的《马恩列斯毛》(2010)和《美

容美发》(2012)的边角采样有所不同，探员 L 这次的勘探

方式则是对着一个标本大卸八块，四件作品刚好大致对应到

苏联国徽的四个组成部分。当然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徽也没有错，当年社会主义

阵营大多数国家都是模仿老大哥的，红星、镰 锤子、麦穗是保留元素，只有苏

联国徽的正中央有象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地球形状。 

抢眼的是靠着墙脚的随意耷拉着的几束大体量麦穗，柠檬黄塑料泡棉，像

是某个国庆节周年大阅兵中用来装饰彩车、代表农业工作者接受检阅之后丢弃掉

的道具。柠檬黄和翠绿这样的亮色使人很难将其和曾经农民阶级庄严神圣的象征

联系起来，变成似乎可以随手搬弄的布景。刘辛夷在创作中一直有意识地运用醒

眼的亮色，这种满带着消费性和娱乐性的快捷色系

是坚硬而纠缠的政治概念 佳的柔化洗剂，它能轻

而易举地抽掉正襟危坐者的太师椅。这在他之前以

彩色软饮置换近年来独联体和中北非国家颜色革

命的作品《宝石》(2013)、以多彩标牌搭配刻板的规

范性用语的《请勿穿越》(2013)等作品中都能看到。

麦穗从高悬的国徽中拆下，与其说是在替失落的农

民阶级鸣不平，不如说是在祝贺长久以来嵌在强势政治图像中的麦子恢复了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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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肢的自由，麦子只是麦子，一种禾本科农作物，其深加工制品是世界许多人的

盘中餐。不过，作品的名字《余粮》似乎又把从麦子-面粉-面包-油条-饼干的吃

货思维链条拉回来。从刘辛夷之前的作品能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注意拿捏标题的

艺术家，他的许多作品标题都有一种相当克制而又不失明确的指向性，特别是在

一些容易冲散艺术家个人意见的参与性较高的项目，比如之前以筷子盒弹出信仰

词条的《有求必应》（2013）、以握力器手试大国关系的《平民邦交》(2011)，

标题往往和项目本身一样吃重。联系整个展览从大标题、小标题到各种视觉元素

的红色气场，《余粮》这个标题大概 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

余粮征集制，大概是对展览标题“土豆烧牛肉”这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皆知

的对苏修福利共产主义嘲讽的一种标题上的呼应，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对词语本

身历史重量感的借用。 

 农民兄弟的麦穗旁，两个由锤子合成的哑铃一躺

一立，也被涂上让人跃跃欲试的柠檬亮色。从锤子到

哑铃，曾经手握锤子敲碎禁锢他们的冰冷机器、高唱

英特纳雄奈尔的工人阶级，如今手握哑铃和自己较

劲，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肚腩，释放白日里收敛起的能量，

是为《健美阶级》。福利国家的娇惯，消费主义的消磨，

密集分工的分化使曾经的工人运动黯然熄火，资本全球

化之下劳动力的壁垒返潮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壮语像是白头宫女说起上个世纪的玄宗。只有哑铃

两头曾经让旧世界颤抖的铁榔头，分明有力的硬骨头

外形像是在死火重温往昔的顿挫铿锵。 

 作品《一夜回到解放前》中，12 枚来自前社会

主义国徽上的红星组成的巨大表盘，恰恰又是欧盟旗

帜的图案，似乎暗示着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在

新世纪的十年之间接二连三投向欧盟的怀抱，正应了中

国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并未改

变的是处在几个大国阴影之下的位置，闪烁的航标灯本

身也标示了这种飘忽而暗流涌动的外交导向。信号灯这个强意象在探员 L 的作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艺术微喷、标签 

             160×160cm×3 

                  2014 

 

品中也并非第一次出现，如作品《平天下》（2013）中以分别代表世界上所有主

权国家的近二百个整齐划一的红蓝指示灯勾画天下“平”的愿景，红蓝两种指示

灯对应是齐整的二元框架之下的择一之选，而指示灯被涂上的红蓝两种颜色背后

地层般叠加、时隐时现的意识形态信息，却使这看似如回答是非题一般的一次性

决断并没有那么明快。再比如，《美容美发》(2012)中各国现任领导人头像背后

的并非出于无意识的红白蓝搭配，探员 L 一直十分自觉而小心地借助颜色自身

发散的简捷而微妙的信号和彼此之间交流错合，残留着革命热力和警戒力的闪闪

红星替换欧盟旗帜上沉静如海的蓝色，让人疑惑这究竟是投怀送抱，还是幻想中

的一次包抄占领？就像之前的《金银岛》(2012)中，探员 L像一个天真的左翼梦

想家，爬上一座座耸立在暗黑财富丛林中摩天大楼的顶端，点亮一颗颗渺远而令

人振奋的小红星。此外，《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标题也可玩味。这本是一句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改革之初一些脑袋不那么灵光的农民对包产到户政策的牢

骚话，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公有土地，一夜间似乎又姓了私。有趣的是这句话没

过多少年就变了味， 有意思的就是后来竟常常用来调侃曾经与我们唇齿相依的

的朝鲜人民，原先的制度之辩全然被经济进退所替换。回到这件作品，曾经的信

仰不论真假既已破灭，即便梦全醒了，调侃之余，盯着间歇明灭的红星，是不是

也能留有一点点类似于安哲罗普洛斯《尤利西斯生命之旅》中凝望着多瑙河上被

肢解的列宁雕像的远去而生的怅然若失？ 

后一件作品，三个不同侧面的地球简图上密密麻麻地贴着用各国文字书写

的“朋友”一词的便签条。半途而废的巴别塔让星散各地的人们至今说着不同的

语言，难以无障碍地交流，对于朋友两个字的

理解有情感的共通也有地域文化的分歧，不过

这件作品并不只是一件讨论个人友情的作品。

标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将我们带回外交史

上的风云年代。这句毛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出

自 1966年毛泽东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

霍查的祝贺信，荡漾着那个时代的爽朗豪

情，只是这时的朋友却总是与敌人成对出现

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被反复叩问的革命首要问题透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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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局势之下的自我强迫式的警醒。然而非常态的友谊和仇恨总是以非常态的方式

开始、转向和结束，短短几十年后，眼前的这些用不同文字表示同一个所指的方

式，或许是受到苏联国徽上用十多个加盟国文字书写“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

来！”的启发，却丝毫没有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雷声隆隆，却是透着全球化时代的

一团和气，资本治下的和平图景，friends成了一个 不必掂量就能轻易说出口的

词，地图上的各国文字写就的便签条像来自某跨国集团的全球合作伙伴战略图，

差异非但不是难题而是调味助兴的佐料，调试策略入乡随俗，再辅以，谷歌翻译。 

或许 让人觉得有味的是这个展览的标题“土豆烧牛肉”，以一道老少咸宜

的家常菜做标题，似乎能让任何高上大的讨论接住地气，只是这碗家常菜曾经和

苏修这个已成为历史标本的词语绑在一起。全民斗私批修的

时候，就反复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事，

警示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福利共产主义的庸人

社会复辟。只是对于一边吃着清水煮白菜，一边学完了《人

民日报》上长篇连载九评苏共的文章的中国人，到头恐怕不

抵一碗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印象来得深。不过这道带着洋味儿

的菜真正家喻户晓却是因了毛泽东《鸟儿问答》里的那句“土

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只是待到这首写于中苏较劲

六十年代中期的寓言词发表时已经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前夜，没过多久，“土豆烧

牛肉”这道曾经代表修正主义的菜在终于放心大胆奔小康的普通百姓那里，毫不

费劲地自动修正为共产主义好生活的标志，也就是展览前言里提到的艺术家父亲

为家庭生活提出的富足目标。 

整个展览像是艺术家以前社会主义国徽切入的一篇视觉论文，从中能够看出

探员 L 的侦测领域逐渐向历史的沟回延伸，与多数如创意发泡剂一般的同代人

作品相比，无疑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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